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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鼠十二月活動紀實：

從陽光國小經驗反思「九年一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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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年終，藝鼠請到與教改同步前進的陽光國小陳思玎主任與藝術與人文教師田又方，來和大家分享陽光國小從創校至今五年來的心得。陳思玎主任從事教職十四年，五年前到新竹籌備新學校，陽光國小。田又方老師也是陽光的創校元老，目前是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藝術與藝術教育學系碩士班學生。田老師則覺得自己很幸運，「在陽光不管是做什麼，都是一群人。總是無止盡的對話和分享。非常享受這樣的過程。」


在大家自我介紹後，陳主任談到今天分享的架構。「本來希望可以請大家到陽光來參觀，很多事情可以不用說太多。只是藝鼠活動向來都在台北，於是我和又方開始思索，要如何可以不那麼主觀，讓大家看見陽光的一切。今天所呈現一些事件，我們覺得是很巧合的就走在九年一貫的路上。內容包含兩部分，由又方來呈現孩子的生活。在陽光，課程和生活很難分割。案例之後，我們或許可以來討論。接下來談談這樣的課程是如何發生的？案例是怎麼產生的？」

空間的案例

田老師先和大家介紹這學期在陽光的兩個教學案例。陽光有兩個時段沒有教材，必須由教師自編，分別是週四下午的主題課程，和藝術與人文課程，題材則[image: image2.jpg]


來自生活。學校目前是設校五年，招收學生三年，目前最高年級到四年級，而高年級的教室還沒蓋好，新學年所面臨的問題是，空間變少了，學生卻是陽光有史以來最多，而且下課時間從五分鐘增長為十分鐘。老師們暑假時開始思考，要怎麼讓學生有更充裕的空間呢？於是便決定，那就以空間當作課程的主題吧！

陽光國小的空間不似傳統校園，是兩班為一班群，兩班之間有共同區域，外面還有公共空間。現在的四年級，一二年級就已經開始利用空間來創造，自己經營祕密基地，曾經營造過一些空間，到了低年級的小朋友進來，還會帶學弟妹去參觀。他們便在主題課程時，製作了「空間e週刊」，去發掘屬於空間的各種可能性。其中一班小朋友自己製作「橘色奇蹟」繪本，另外一班則從體驗開始，利用主題課程的時間，把眼睛矇起來，感受空間。發現哪些地方好玩，哪些地方危險，哪些地方不一樣。回到教室再討論。有的班透過體驗後製作了大海報，上台報告。有的班則製作報紙形態的週刊，提醒大家校園裡被遺忘的樟樹，學校裡其實還有別的地方可以玩。還有小朋友畫樓梯，提醒大家要小心，不要在樓梯上跑跳。陳老師補充了有一件很意思的事情：「這個班以前曾有個小朋友從樓梯上跌下來，對老師來說，小朋友傷好了，這件事應該就過去了。但是對小朋友來說卻不一定如此。小朋友就在週刊中重新呈現了這個事件，表達他們的想法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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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也從這個活動中，發現孩子會用自己的方式來介紹空間，還會主動提出用電腦來編排週刊。有的班把各組做的週刊裝訂成冊，帶回家給家長看，在學校裡辦了一個茶會，和大家分享。而這個班的一組小女生，在思索下課做什麼時，則提出是否一定要去使用那個空間？有沒有可能是「在那個空間裡可以『做』什麼？」於是他們做了一本服裝設計的刊物，裡面畫了各季服飾設計圖及各類配件，並在空間裡辦了服裝設計展，讓大家可以提出意見，或是選擇如何搭配。老師後來把週刊發回去，請孩子回家把週刊的內容說給父母聽，並設計請父母來票選，結果很多媽媽反應很好。這也讓老師體會到，孩子對於同樣的難題，發展出來的對應方式是很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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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束了，換了下一個主題，但對孩子來說，對空間的思考卻還沒有結束。」田老師說。孩子後來發現教室附近有個閒置的樓梯，樓梯頂層有個空間沒有開放，堆置雜物，孩子覺得老師都在「酒吧」那邊喝茶，孩子也希望有這樣的機會，便主動去打掃，想要在那兒開茶藝館。導師聽了也愣了一下，告訴孩子自己去問訓導處的老師。老師聞言，要開茶藝館？寫份企劃書來吧。孩子也真的很認真的寫了一份企劃書來，一一陳述規定，原則上是每天的二十分鐘下課時間開放。這個孩子其實常常被叫去輔導室或是訓導處，茶藝館開張後，孩子會一一去請老師來喝茶。又方、思玎都曾是座上客。有趣的是，思玎受邀的那一次，他正好必須去輔導室，便請思玎幫他看店，「因為現在生意正好！」這個孩子因為茶藝館而交了很多朋友，還有小女生每天都來報到。另一個班也開了另一家茶藝館要跟他們競爭，結果學生搶客人，後來就協商要合作，一邊提供茶一邊提供杯子，但是只有合作一天就拆夥了。但是在課程中孩子發現了一些事，孩子有所成長，有自己的想法，在過程中發現孩子可以主動為空間盡一份心力。不是為了作業，老師也跟著孩子思考了很多。

空間的故事還沒有結束。孩子接下來還自發性的在那個空間裡表演節目，接下來就邀請班上同學辦展覽，還有主題如日記展。因為這個以空間為主題的活動，在四年級起了效應，有些孩子開始會去利用小空間開始辦個人展，有人彈keyboard；國語課上了相聲，就有小朋友用膠帶在地上圍個圈，寫著「保持乾淨」，表演相聲。因為這個班，對其他的班級衍伸出很多的下課的效應來。

「有時候出現問題反而是課程的開始，而課程結束之後孩子更是超出我們期待與想像，有一些事情發生。」田老師有感而發。

建築在陽光
除了對空間體驗外，陳主任提到，「應該可以更主動地做些什麼。」學校本身不論是設計還是色彩，都很亮眼，似乎覺得好像什麼事情都替孩子想到了、做完了？如果孩子想要對這個空間做什麼？他們會怎麼做呢？

以前對於校園建築，似乎較容易從建築本身思考，而陽光建校時，負責籌備的老師則是從功能來思考，究竟要營造什麼意象？人會跟這個空間發生什麼事情？他們和建築師不斷的對話，後來校舍完成後，建築師也表示自己不是學校的設計者，而是把很多人的夢想實現的作者。他們思考過的包括，例如，如果孩子想要看一本書，是不是有這樣的空間讓他們可以坐下來看？孩子如果想要三五一起坐下來聊天，是不是有這樣的空間可以停留，有隱密感，讓他們聊天？陽光採用了「家」的意象，所以教室裡有小閣樓，裡外都有，而這些閣樓的空間讓小朋友可以躲藏，做他們喜歡做的事情。空間的課程在陽光是很自然而然長出來的，因為孩子很自然地便和空間發生了關係。

藝術與人文案例：「孩子說，老師我不會畫，是我的手一直在動。」
田老師接著和大家分享在藝術與人文的教案。「在陽光，常常討論出主題之後，『各有各的調』，主軸出來後，到了學群裡討論，又會有不同的發展，關注不同的議題。」藝術與人文的老師從暑假時開始討論主題：現在情況如何，有些什麼問題？有沒有什麼合作的方式？大家的想像與期待是什麼？老師丟出想法，再來討論整理。

[image: image5.jpg]



整理出來的問題包括：1.美勞與音樂何以像是兩條平行線？2.究竟學習的主體是誰？家長的想法又是如何？經過大家細緻的討論，關於第一個問題，要談合作，請教務處幫忙。排課時美勞音樂老師可以排在一起，比較有機會可以協同教學。如此一來老師們沒課的時間也會一樣，可以一起討論。第二個問題，則由藝術與人文專長的老師先討論共識，究竟大家覺得很在意的是什麼？歸納出了四點：人文概念、美感經營、創作與表現、理解與價值。接下來老師約定每週討論。訂出主題是「空間幻想曲」，課程走裝置藝術，透過肢體與節奏，用身體與空間發生關係，或是用在空間遊戲、遊走，看對空間有什麼感覺。還補充了台灣當代的裝置藝術，讓孩子跟材料玩遊戲，看能玩出什麼火花。

首先上場的是肢體與教室空間，玩三角形的遊戲，看孩子用身體能做出多少三角形，這時候音樂老師提供了可以配合的音樂與節奏。正巧學期中朱宗慶打擊樂團來表演，孩子跟著朱宗慶樂團玩得很開心；活動之後田老師做心情分享，請孩子畫出了心中的想法與悸動，而音符彷彿在孩子的手中凝住、在紙上凝住。田老師說：「我深刻感受到，孩子只要有感覺，就能畫；如果不能畫，常常就是他沒有感受。」

還有一個活動則是在學校教室圍繞出的中庭，讓孩子在此感受空間，放孩子聽過的音樂，在這個空間漫遊，問他們的感覺。孩子看著送營養午餐的藍色梯子，說像瀑布；黃色的柱子像森林，還畫出森林的設計圖。「但是除了孩子的想像力，」田老師說，「我們也在思索，藝術教育還能帶給孩子什麼？美感？除了拓展經驗，是否還能夠提升呢？」於是老師便從柱子出發，讓孩子想想柱子是不是也可以變身？老師準備了一些相關的圖片給孩子看，讓孩子想像是否可以利用不同的造型和材料來為空間變裝。很驚喜的是，每次給孩子不同的材料，孩子就懂得累積，運用之前的經驗。

接下來是「跟材料玩遊戲」。老師準備了不同的材料，看孩子能夠玩出什麼遊戲來。孩子會對自己比較有感覺的空間進行改造。對空間加上東西似乎是很直覺的反應，但田老師說孩子其實也懂得減法。有一班覺得某一面牆太髒了，想用油漆重新刷白，就請孩子自己去跟事務組長申請許可，並申請油漆與刷子，後來還有很多家長來幫忙。

另外的活動是「在校園中蒐集質感與色彩」。田老師感覺孩子會的東西都很像，只會用色紙剪貼或是在紙上畫，但生活中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質感。後來讓孩子學習拓印，最後做出一張學校的地圖。此外，也讓孩子利用一節課的時間到校園裡撿東西，第二節課發一張有顏色的紙，請他們把撿來的東西、蒐集到的顏色分類貼在紙上。發覺孩子已經自己感受到色彩的層次，同時又有自己的邏輯：分出來的紅色已經有漸層，只要東西髒髒的就算黑色。

「隨著課程的鋪陳，孩子一直累積對材料的經驗，再回到空間裡，分組後有的孩子做天空之城，有的孩子做海洋世界，有的孩子做隧道，有的孩子把黃柱子改成了樹。」孩子的想像力與學習能力，讓陽光的空間有了新面貌與新體會。

從教案所延伸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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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老師首先分享他的觀察。他談到，九年一貫這些名詞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抓住了教育的本質？國民教育到底要給孩子什麼？學習應該是孩子的事情。學校的空間是學習的媒材，是鷹架。陽光案例是從空間開始，但孩子學到的絕對不止於此。課程是生活，陽光老師所花下的心思，相當令人佩服。談到空間，游老師也覺得過去台灣學校的空間很死板，因為從管理的角度來蓋學校。宜蘭是台灣最早開始學校空間設計，開始思考課程的需要，以孩子出發，孩子回憶這個學校，才會有感情。游老師感到教育中很重要的部分，是在學習的過程中，實際去操作、體驗、應用，讓孩子可以把學到的東西「深化」，成為自己的知識。如果能讓孩子學完還想在學，那就是最成功之處，也是學習的本質。另外，游老師強調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孩子在活動裡做了什麼並不是重點，而是讓孩子去整理這個過程，讓他們深化，成為有系統的知識，看看他們怎麼完成，例如孩子怎麼解決意見不合的問題。

思玎也就此回應：「也有人問我，空間是陽光一定要做的題目嗎？我說不。所有的素材所有的可能性都在團體的對話裡形成，所有可以操作的媒材都是鷹架，但本質是什麼？在陽光我們花很多時間討論本質是什麼。」

孩子與老師之間的互動

鼠友有人對這樣的互動模式下，老師的位置感到好奇，田老師談到，在陽光老師不再有掌控權，孩子非常主動，也有很多的想法，會挑戰老師的權威。因此老師必須清楚課程的本質是什麼，而陽光老師總是孩子放在前面，如果把教師的本質想清楚了，中間就是討論與溝通。

陳主任也表示，這個過程其實非常困難。試想，如果老師自己所相信的模式或是常態都解構了，要再重新建構自己和孩子之間的關係，多麼不容易！因此老師只得不斷的跟自己對話，問自己什麼是老師？什麼是正常的上課狀態？在陽光，所有的人都會說，「有問題提出來」，但是並沒有標準答案。「在陽光老師如果跺個腳，就會被校長約談。」（眾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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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英則問到，如同樣的空間課程，下一屆四年級會再上嗎？或是有個主軸的建構，每個年級應該要學習什麼，再依事件發生來配合？思玎說，「在陽光，有兩件重要的事情，一是課程，一是學校的文化，之所以區分，是因為需要兼顧該發生什麼事，且不讓後面參與的人的主體性消失。換句話說並不是先作好一套東西，不管你是什麼時候來到陽光，到了什麼時候就該做什麼，並非如此。」思玎提到，很多學校的確在系統性和延續性出問題，因此陽光的自編課程，希望把在地性融合進來，充分完整利用自己的資源，陽光也據此建構了自己一套的能力指標，其中包含幾個主軸，例如社區參與。此外，老師進來陽光也要培訓，聽陽光人說故事。「以空間來說，是的，有可能再做，但不一定要這樣走，孩子透過活動學習關心環境和社會參與，學習人對人的尊重、對空間的尊重，而所有的陽光人都應該要知道這些很重要，至於要如何來呈現，不同的老師會有不同的做法。」思玎如是說。

游老師補充，台灣的學校目前就是缺乏這個系統性，教育部只有給年段，至於竟該學什麼，則是留給學校來發揮。陽光有陽光的條件，而大多數的學校仍然有歷史的包袱。

陽光的課程觀：個人團體個人

兩位老師都同意，會到陽光來的老師，都是有稜有角，帶著自己的夢想前來。那麼碰撞的過程中，要如何面對困境？其實，思玎覺得，只要把問題轉化到「人與人之間究竟要怎麼對待」的層次，身分、角色就破除了。所以在陽光，「我們的步伐放得很慢很輕，不急著要改變什麼，而是鋪陳的，一點一點引進來。」但思玎也承認這過程也很辛苦漫長。「我們都是帶著一個框框、一個期待在檢視別人。」包括校長，都曾在思玎自己的「檢視單」上。她也因此開始思索，為什麼不是去貼近別人的框框呢？因此，在陽光大家開始說自己的故事，也去理解別人的故事。「所有的事情的發生都是人與人之間的對待，於是產生課程，產生陽光的文化。」

思玎也說到，陽光課程的生命力，其實是立足在喚起老師的某一部分。團體的對話，第一年是鼓掌期，停留，沈澱，往上，第三年是密集分享期，自己如何看待課程，目前陽光每一次的分享都做逐字稿，好讓大家可以時時回味。在陽光考慮課程時的核心是：課程主體，學習，課程意義與價值。要釐清課程本質的概念，從孩子的經驗出發找出主題，確定教學目標，利用在地資源發展教學活動，藉由分享與回饋反思課程。

兩位陽光老師也談到，陽光老師的熱情哪裡來？這是陽光很重要的部分。如果對話的過程是在滋養，而不是消耗，就會有能量，讓陽光的老師反觀自己的生命經驗。游老師也深表同意：「是不是用感情在分享在交心，是很重要的。」


陽光國小的教育理念與實踐，的確讓在座的每一位都大呼：想要再當一次小學生。我們反思教改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很顯然並不是一句成功與否所能夠論斷的。教育與教育改革，究竟能夠釋放、激發多少可能性？其實是每一位站在教育崗位上的老師，每一位家長，都可以來思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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